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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热
血

“这是一段漫长
的漫长的时间！它
每一分点都用血来
涂写，每一秒钟都留
下了悲壮的烙印。”
1945 年 9 月 3 日凌
晨，在《新华日报》的
排字间，师傅们正按
着文稿，一个字一个
字地用铅字拼出次
日第四版的头条报
道。街道上，到处是
欢庆抗战胜利的人
群，胜利大游行从白
天持续到黑夜。

1937年日军铁蹄
踏入上海，中华民族迎
来全面抗战的8年。历
史证明，正因千千万万
个年轻人在那个牵系
到家国兴亡的年代做
出抉择，70年前的那一
天，中华民族才能举国
欢庆；70年后的今天，
我们才能够团聚在一
起，再次纪念这个伟
大的胜利日。

无论哪个时代，
都需要这样的抉择；
无论结果如何，这样
的抉择都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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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连天 山河破碎 投笔 从戎 只因青年的血最热

事实上，在9月3日之前，中国不少
城市的人们就已经沉浸在胜利的欢腾
之中。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广
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
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迎来了
自己头顶的那片太阳。

在日寇铁蹄统治下的上海，太阳这
个词在被说出来时，常常满含着愤恨、
害怕和厌恶。那在街头时常可以看到
的红色“日之丸”让人们即使在晴朗的
天气里，也只能感受到一片阴霾。人们
渴望着胜利。“日本鬼子要投降了！天
快亮了！”多年的屈辱在顷刻间化作无

限的喜悦，被压抑许久的民族
情感一下子迸发出来。伪政府

统治下的上海，人们悄悄地交流着战地
消息，谈到兴起时，直到夜色降临，仍不
愿回家。

日本代表前一日在泊于东京湾的密
苏里舰上正式签下降书，是9月3日全国
所有媒体报道的头条新闻。《新华日报》
那一天新闻版的正中位置，还刊登了毛
泽东同志的题辞：“庆祝抗日胜利 中华
民族解放万岁”。

那一天，《申报》记载，有200架次的
运输机当天将中国军队运抵上海和南
京，开始接管这两大城市。下午4时半，
时任上海副市长吴绍澍前赴龙华集中
营，探望被日本关押的同盟国侨民。

那日上午，沪上大小商户门口纷纷

挂出欢庆胜利的标语和旗帜，并宣布休
市一天以示庆祝。各个街口数千市民高
呼着“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在市区
游行。行进中不断有群众加入，队伍浩
浩荡荡，绵延数里。

国民政府规定9月3日为抗战胜利日，
接连放假三天以资庆祝。9月3日上午在
重庆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和庆祝胜利
大游行，成了次日《新华日报》的头条新闻。

同样的欢庆在延安、在上海，在全国
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诗人艾青在《人
民的狂欢节》中写道：“有人在点燃火把，
有人在传递火把，有人举着火把来了
……告诉我：什么欢乐，能像今天夜晚这
样激荡万人的心呢？”

“什么欢乐，能像今晚这样激荡人心”

“青年的血，总是最热的”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曾经
怀抱狂妄的野心，妄图占领上海，直通
南京，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三个月灭
亡中国”。这样的野心因为中国人民顽
强的抵抗和团结一致的决心，而被彻底
粉碎。

当时住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的一位
日本人士中西均一，曾这样写道：“中国
一般的热血青年，都愤恨日本人的行为，
希望快点把上海化为战场，将日本人驱
出上海。”“青年男女都兴奋高唱军歌。
军歌中最流行的是《义勇军进行曲》，七
八岁的男孩女孩，也都高唱着：‘前进！
前进！进。’这可看到中国人的坚决与紧
张。不论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在街上碰
到，都说：‘我要到前线去！’。”

上海各界民众通过各种方式，走上街
头支援抗战，而在抗日的浪潮中，高校的大
学生们用他们的热血和激情，拧成了一股

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1928年5月3日，日军就为阻扰国

民政府北伐，在山东制造了“济南惨
案”，残忍杀害了国民政府派遣的交涉
员蔡公时，并在济南城中大肆烧杀抢
掠，中国军民死伤万余人。5 月 9 日，
上海市学联召开全市学生反日运动大
会，复旦大学学生军及全体学生参
加。17日，复旦学生组成12个宣传大
队，分赴苏州、无锡、常熟、南京等地进
行反日宣传。5月30日，上海工人、学
生举行万人集会，纪念“五卅”三周年，
会上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从
此，抗日救亡开始逐渐成为复旦青年
运动的主题。

“九一八”事变后，大夏学生在上海
高校中首倡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
战；光华大学师生也成立抗日救国会，
编辑《抗日旬刊》，讨论救国方略。

而在上海交大，学生自治会也召开
临时紧急会议，全体学生到场，集会声讨
日本侵略者罪行。会议号召全体学生

“一致共赴国难”，并决议“通电全国对日
宣战”、“电请国民政府厉行革命外交”等
抗日七项措施。会后当天就成立交通大
学抗日特种委员会，统一领导交大学生
的抗日运动。随后，教职员也成立上海
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交大分会，同学生联
合行动。

在大学联的统一部署下，交大党支
部通过抗日会引导学生的抗日行动：举
行罢课，参加全市性的统一集会和反日
示威游行；组织学生义勇军，开展军事训
练；晋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学生们掀起的抗日请愿让全民抗
战进入了高潮。当一个民族团结起来
的时候，才是真正强大的时候。那样的
力量，可以抵挡任何入侵。

“人人高唱前进！前进！进！”

没有什么胜利不需要付出代
价。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血与火的
八年。

1945年9月4日的《新华日报》第
四版头条报道中，诉说了那段不屈的
历史：“那野蛮的法西斯侵略者，在我们
广大而美丽土地上，奴役着，凌辱着，残
杀着，撒播着毁灭和死亡的种子。八年
了，我们咬紧牙根，拼着充满愤恨的血
肉之躯，反抗着，战斗着，人牺牲着，在
复仇和生存的热望里面……”

这其中，少不了青年的身影。从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以
来，上海的青年学生亲眼目睹东北三省
沦于敌手，上海闸北毁于炮火。他们义
愤填膺，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抵制日货、举
行游行示威和请愿。在上海“八一三”抗
战中，爱国学生建立起红十字会医院、救

护所，全力抢救伤员。不少学校组织了战
时服务团，前往战地服务，开展救护、宣
传、募捐、慰劳等活动。

普通的上海女孩颜逸清也是其中
的一员。抗战爆发那年，颜逸清刚刚高
中毕业。她不愿做一个只会在家抹泪
的弱女子，而是怀着一腔爱国热忱，报
名成为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第四
补习学校的一名教员。组织学生上街
义卖募集资金，救济难民，慰劳伤员，支
援前线。

震惊中外的“四行保卫战”打响后，
颜逸清带着学校爱国女学生，携带募集
来的慰问品与药品，深入八百壮士驻地
慰问，为官兵们浆洗缝补衣被，书写战
地家书，表演小品节目，和官兵们同唱
抗日歌曲，同吃一口大锅饭。穿着素色
旗袍，短发布鞋、淡雅简朴的女学生们

为残酷的战场带去了最后一点温柔。
70年后的今天，已不在人世的颜逸清

无法和家人一起观看阅兵仪式，她的儿子
朱家德却始终忘不了母亲说的那句话：“青
年的血，总是最热的。”和她一样无法在今天
同庆胜利的还有很多，他们那时都很年轻，
都很普通--投笔从戎的宝山教员冯国华，
为掩护伤员壮烈殉国的青年医生苏克己，
谱写首部抗日救亡歌的作曲家黄自……

当然，也有更多的青年从此走上了
复兴中华的道路。

1945年的9月3日，有人在给家人
的信中写道：“八年沉闷，一旦天日重
见。”这些胜利日的只言片语，如同每一
位被改变了命运的颜逸清一样，在70年
后的今天，和那些慷慨、惨烈、悲壮、欢
腾的时刻一起，似乎微不足道，却又重
如泰山。


